
“‘武疯子’的事，村里
很头疼，但就是没人管，后来

闹得不行了，我们还找过公
安和民政局的同志，他们都
说管不了。”村里一个不愿
透露姓名的人说。

法律人士说，对“武疯
子” 的管理，涉及卫生、民
政、公安等多个部门，但目前

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法规
可依，结果反而成了盲点。

而南京市残联的一个调
查统计结果表明，南京 6万
余名精神病人中，有肇事可

能的“武疯子”约1万人。患
病人群的增大与现实救助机

制的缺失，已经构成越来越
尖锐的矛盾。

据了解，目前南京市民
政局有这样的规定：享受低
保的“武疯子”只要带着低
保金，不用家里花钱，就可以
去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其余

费用由各级政府承担。这个
规定的具体减免办法是，对
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住
院费用按每人每月 750元标
准收取。患者个人按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缴纳，不再承担
其他费用。不足部分由市、区

(县)两级各负担 50％。这些
享受优惠的低保 “武疯子”
被安排在青龙山精神病院和
祖堂山精神病院。

只有类似这样的规定越
来越健全，“武疯子”和正常
人的权利才会得到越来越多

的保障，李旺头和朱信林的
悲剧也就不再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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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水县和凤镇巷口村，
一个只有200多人口的小村

落，这几年一直被“武疯子”
李旺头搅得无法安生。

其实，40岁出头的李旺

头成为“武疯子”不过是这
几年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
末，他还远在深圳打工，似乎
是工作受挫的原因，他不久
便回到了村里。2000年妻子

离开了李旺头并携女出走云
南。这之后，村民们就发现李

旺头疯了。
“不论什么时候，他身

上都要带两样武器，弄不清
楚什么时候就会给你一下。
一般是镰刀、棍子、长刀、叉
中的两样。”村民对他的行
为特征已经很熟悉了。

曾经“中招”的70多岁
村民张老汉至今身体还没恢
复。2005年 6月的一天晚
上，他正在田边干活，背后突
然被人猛砍了一刀，他转过
身看见是李旺头，还没来得

及躲，胸前又被砍了一刀。李
旺头砍完后转身就跑，满身

鲜血的张老汉没追上。“就是
追上了又能怎么样呢？他是
个武疯子，没办法。”

村民老夏的被打也是不
明不白。老夏回忆说，2003
年10月的一天下午，他正在
李旺头的弟弟家帮忙修电

视，李旺头不知道突然从哪
里跑出来，一记闷棍打在他
的头上。事后老夏自己掏钱
去缝了七八针。

村民小张更是遭遇了
“祸从天降”。2003年9月，
他正在搞装修。因缺水泥，他

便走到一户人家那里打算去
买两包，那家家中没人，小张
就站在楼下等。这时，一个身
影突然从新建楼房的楼板上
跳下来，他刚看清楚是李旺
头，身上就连挨三刀。惹不起
只好躲，为避免再被李旺头

砍，小张捂着滴血的伤口飞
也似的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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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被李旺头打的村
民有多少？没人说得清。因为

每个村民都能报出一长串被
打者的名字。村委会和派出
所处理的与李旺头打人有关
的纠纷也太多太多。

“没办法，被打了只能
自认倒霉，村民看到他都躲
得远远的，女的更是转身就
跑，回到家就把门关得紧紧
的。”村里治保主任说，“印
象中只有 2003年他砸坏人
家玻璃，他家人赔了 100多

块钱，其他的纠纷，他家人都
没赔钱。”

即使老婆孩子离自己而
去，李旺头也不是无亲无故。

他的父母年近八旬，都住在

村里，他在家中排名老三，而
哥哥、姐姐和弟弟也都住在
村里，但是李旺头却是一个

人单独住在一间破房里。
按理说，父母是“武疯

子”李旺头的监护人，可每每
儿子在外面惹了事，他的父
母几乎都没有给什么赔偿。
两个老人都觉得，他们年纪

已经大了，根本管不住儿子，
而且没什么收入来源，也给
不起钱。而李旺头的兄弟和
姐姐也分别成家，没法管他。

就这样，没人管的李旺
头越发肆无忌惮，除了打人，
后来他偶尔还会到村民开的

小店里拿点日用品和吃的，
村民也只有敢怒不敢言。

村民压抑太久的怨恨终
于在 2006年 10月 17日爆

发了。
那天上午，40来岁的村

民朱信林正从田里把稻子挑
到路边上来，经过田埂时，他
看见李旺头挑着桶迎面走
来。就在朱信林转身准备躲
开时，突然觉得背后一股刺

痛，再一摸发现是腰部被捅
了一下，而李旺头手里拿着
一把起子，开心地笑着走了。
朱信林疼痛难忍，骂了一声
便跌进了水沟。

朱信林报警后，民警照

例让李旺头的父亲带他去
医院。所幸起子虽然插得有
些深，但是没有大碍，李父
赔偿了 210元的医疗费后
就回家了。

回到家中的朱信林想
到李平时的所作所为，越想

越气。下午 3点以后，他终
于决定要 “教训” 一下对
方。他手提一根木棍，与持
木制锅盖的弟弟朱信才，还

有父亲朱宝生三人一起来

到李旺头家门外。见其大门
已经用木头从里面撑着，朱

信林猛踹几脚蹬开门，又用
脚踹房门。这时，一片瓦从
上方掉下砸在了朱信林的
身子上，他抬头一看，李旺
头正在阁楼上用瓦砸他。怒
从心生的朱信林找来一个
梯子，顺着梯子爬上屋，抓

起屋顶上的瓦就砸，几下之
后，李旺头被他砸得躲进了
房间。

朱宝生见状用钉耙捣开
房门，随后三人冲进了屋。朱
信林进去后推倒了一面墙砸
倒李旺头，又提起棍子击打

对方，直打得李旺头大声叫
喊。他们用脚踢了两下李旺
头的胳膊，这时，弟弟拉着哥

哥的胳膊说，“打够了，走
吧。”三人随即离开了。

然而，正是这顿 “教

训”让李旺头丧了命。虽然
在不少村民看来，朱信林父
子三人是为村民除了一害，
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法律的
惩罚。

动手“除害”的为什么
是朱信林父子三人？在警方

面前，朱信林痛苦地说：“因
为我家被骚扰最多。”朱信
林家距离李旺头家只有几米
远，是真正的近邻。由于离得
近，在李旺头成为“武疯子”
后，他家就没过上安稳日子，
他的妻子吕巧梅成了最大的

受害者。
三年前的一天，朱信林外

出，吕巧梅在厨房里做饭，李
旺头突然冲进来将门反锁，上
前掐住她的脖子不放。幸亏

一个小伙子听到呼救后踹门

进屋，引开了李旺头。“她基
本上年年被打。”有村民透露

说，2002年李旺头曾经冲到
村上小学里，当众撕毁了身为
小学老师的吕巧梅的衣服。

不少村民亲眼看到，在
事发前几个月，吕巧梅被李
旺头无故刀砍后满脸鲜血倒
在家门外，是一些村民把她

抬到医院的，之后她住院好
多天才回家。

除了被打，朱信林家的电
线、电话线也多次无故被剪
断，他每次都听人说是隔壁
“武疯子”剪的。面对种种骚

扰，朱信林都选择了忍气吞
声，当他终于爆发出来结束了

几年战战兢兢的生活后，等待
他的则是威严的法律。

法医鉴定后认为，李旺
头是被打后内脏破裂，大出
血而死。综合三人作案情节，
法院在今年春节前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朱信林有期徒刑

13年，剥夺政治权利 3年；
判处朱宝生有期徒刑 3年；
朱信才有期徒刑 3年，缓刑
4年；附带民事赔偿李旺头
家人各项损失 10.7万余元。
这个判决已经生效。

近日刚刚回到家中的朱
信才，目前是这个四代人共
同生活的家庭当中惟一的男

性劳动力。巨大的生存压力，
是这个家庭目前最现实的问
题。“武疯子”的话题，似乎
已经结束了。可是村民们却
另有看法，他们觉得，李旺头
的家人对今天的悲惨局面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人自危，个个害
怕。”2003年6月，村委会就
“武疯子”的问题专门给镇
政府打了报告，报告中以这
八个字概括村民们的心态。
治保主任说，在村委会的强
烈呼吁下，镇政府引起了重

视，2003年镇里带着李旺头
到脑科医院作了鉴定，结果
认定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当
年村里就出了几千元，让其

住院4个月。2005年村里和
镇里再次出钱让李旺头住院

长达9个月。
“2005年因为缺钱，村

委会就和村民商量说，由村
委会、村民和李旺头家人三
方出钱，给他去治疗。让我们
感到意外的是，村民都表示
同意了，李家却说没钱。结果

事情黄了。”经济条件的限
制，让李旺头出院后恢复了
“常态”，村民们只能继续咬
牙忍耐。

在朱信林一家除掉了
“祸害”之后，村民们自发写
了联名请愿信，请求对这三

口人作出宽大处理。在请愿
信的下面，是80多人的签字
和手印。一位知情者说：“村
里总共才200多人，这次基
本上每家都签了。”

村民们的对立情绪很明
显，而李旺头的家人呢？据了

解，其母夏水妹在事发当天
傍晚接到村民电话，“你儿子
被人打了，现在屋里没动静，
你去看看吧。”她随即告诉
了老伴。“打死了拉倒。”老
伴说出这句话后没有动身，
夏水妹起身出门了。

摸到李旺头冰凉的手

后，她马上哭着报了警。她
说：“听说打人的时候有三
四十人围观，都没有一个人
拉架。”事实上，就在朱信
林手提木棍带着弟弟和父
亲走向李旺头屋子时，被正
在路边种菜的李旺头的姐

姐看到了，而她选择了继续
干农活。她事后说：“我看
那么多人去，以为不会有什
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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